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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北京二七轨道交通装备有限
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二七装备公司 ）
备料车间， 职工们正在紧张地忙碌着，
有的切割 、 有的电焊 ， 都是男职工 ，
“二七厂有名的空姐在哪呢？” 记者正
疑惑的时候。 空中传来机器 “隆……
隆……隆” 的声音。

抬头看， 空中架有一个个索道，
一个小房子在索道上灵活地运动着 ，
它们吊着物件， 然后将物件准确地放
在指定位置。 二七装备公司宣传部的
杨忠华告诉记者： “这就是天车， 而
驾驶它们的则是一群活泼可爱的女人，
她们是天车班。 由于她们整天在空中
工作， 所以被亲切地称为 ‘空姐’。”

轻活交给男人
重活留给女人

说到女人， 人们第一印象就是娇
弱、拈轻怕重，但对于天车班的“空姐”
来说，这里就像女儿国， 只要男人搬不
动的物件， 都要交给这群女人。 这些
娇小的女人， 操纵天车， 将一个个小
到几百斤， 大到几吨的工件轻松地吊
起， 准确地放在机床上等位置。 这些
天车最大的一次能吊16吨， 最小的也
能吊起5吨的工件， 堪称大力水手， 而
这群女人就是这大力水手的大脑。

早上8点， 天车班的17名女职工们
便准时出现在车间， 麻利地爬上仅容
一个人通过的钢梯， 钻进还不到2平方
米的天车， 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备料车间天车班成立于2007年 ，
现有女职工17人， 肩负着备料车间生
产物料的吊运工作， “我们车间是生
产的第一步，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按
时完成任务， 否则将会影响整个生产
环节。” 天车班职工隗晓庆说。 隗晓庆
已经在这里干了 16年了 ， 是这里的
“老空姐”， 每一道工序她都轻车熟路。

记得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隗晓庆

心里有些犯嘀咕： 一个女人能制服这
些大机器吗？ 慢慢地， 隗晓庆便摸准
了这些家伙的 “脾气 ”。 “开始的时
候， 为了把吊起的工件放在指定位置，
我不得不进进退退的来回移动天车的
位置。” 现在， 隗晓庆基本上和天车融
为一体了。 “天车已经成了我身体的
一部分， 挂钩就像我自己的手臂。 我
能很好的利用惯性， 停在适当的位置，
吊臂能准确地将工件安全地放在切割
床上。” 隗晓庆笑着说。

冬天高处不胜寒
夏天高处不胜热

对二七装备公司的这群空姐来说，
满脸的汗水是她们唯一的装饰。

今年的北京， 从5月中旬开始， 就
开始 “发烧” 了， 气温直线上升。 这
对天车之上的空姐来说更是火上浇油。
空姐们在空中工作， 而在她们的脚下
则进行着切割、 电焊等工作， 于是热
气全聚集到了空中， 外界温度本来就
高， 现在就更高了。

中午吃过午饭， 空姐们一坐上天
车， 没多大功夫， 一颗颗汗珠子便爬
满了额头 。 “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 ，
天车都是四面密封着， 空间又小， 还
不到2平方米， 里面有三个控制器， 是
我们操纵天车的按钮， 这样一来， 留
给我们的空间就更少了。 坐在里面又
闷又热。”

夏天热 ， 到了冬天可能会暖和 。
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 冬天的天车就
会变得格外的冷， 为了进出货物方便，
车间的大门经常都是全开的。 “此时
悬挂在空中的一个天车则更像一个冰
箱， 一点也没想象中的那么暖和。”

正常工作中每天她们有8个小时的
时间待在空中， “只有下了班， 才能
接接地气儿。 有时候， 走在路上自己
的腿踩着地总感觉软绵绵的。”

———记北京二七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备料车间天车班司机
这里的女人总拣重活儿干

“生来如同璀璨的夏日之花， 不
凋不败， 妖冶如火， 承受心跳的负荷
和呼吸的累赘， 乐此不疲。” 从见到她
的那一刻起， 泰戈尔 《飞鸟集》 中的
这句诗便再次震撼了我的心灵。

她叫陶建英， 是中铁二十二局集
团松陶铁路工程项目部扶余制梁场龙
门吊司机女工班班长。 一身蓝色工装，
手里拎着大大的水杯， 红色的绝缘橡
胶手套慵懒地趴在她的肩上， 随着她
的脚步一颠一颠地打着 “拍子”。 她是
女人中的 “爷们儿 ”， 也是男人中的
“大丈夫”。 她被梁场的同事们亲切地
称为 “神吊女侠”。

空中走出2万多米
做龙门吊司机可不是一件简单的

事儿。 铁路T梁， 重达140吨。 吊起这
个庞然大物 ， 一般的梁场都是用两
台 80吨的龙门吊来共同完成 ， 移动
过程中 ， 龙门吊司机不仅需要精神
高度集中， 眼与手之间， 遥遥相望的
两名司机之间还必须达到高精度密切
配合， 因为稍有不慎， 就会发生重大
安全事故。 在这种环境下， 一天下来，
经常是手脚麻木， 眼睛酸涩。 许多男
人退步了， 而她却执拗的选择了这个
职业。

夏季骄阳似火， 在不足2平方米的
狭小铁皮驾驶室内， 温度超过40摄氏
度， 但她得忍着， 而且一干就是一上
午。 陶建英不敢喝太多水， 担心上厕
所太多。 因为爬下去再爬上来， 至少
要耽误10几分钟。

冬季寒风刺骨， 狭小的铁皮屋如
同冰窖一样冻得瑟瑟发抖， 她同样也
得忍着。 就这样， 在两年多时间累计
700多个日夜里， 她每天在地面与空中
的驾驶室之间至少要爬上爬下4次， 累
计2万多米的高度， 比攀登2个珠穆朗
玛峰还多出几千米。

雨夜为龙门吊修 “铁鞋”
2012年8月的一天晚上， 突然狂风

大作， 暴雨倾盆。 已经躺在床上准备
休息的陶建英突然产生了一种十分不
安的感觉。 来不及细想， 她随手抓起
一件雨衣披在身上， 拿起手电就冲进
了雨里。 当她一路踉踉跄跄的跑到制
梁区现场时， 只见一台龙门吊正在狂
怒的暴风雨中如一个醉汉一样剧烈地
晃动着， 仿佛随时都会倒在地上。 她
急忙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了过去， 发现
龙门吊的 “铁鞋” 在大风的作用下已
经松动异常。 她顾不上擦一把头上的
冷汗， 更顾不上雨水模糊了双眼， 急
忙飞一样地冲进附近的工具间拿来了
修理工具， 又拼尽浑身力气搬来了一
个大大的混凝土试块， 接着她不顾龙
门吊随时倒下的危险， 立即开始紧固
“铁鞋”。

一分钟过去了 ， 两分钟过去了 ，
她顾不上把被风吹到脑后的雨衣帽子
重新戴好， 任凭狂风和暴雨无情地冲
击着她的身体， 直到铁鞋被紧紧地拴
住， 龙门吊也停止了摆动， 她才如释
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这时， 她才感觉
到了手指上传来的阵阵剧痛， 低下头
一看， 小拇指的指肚上一个大大的口
子正在向外不停地冒着鲜血， 鲜血混
合着地上的雨水形成了一条 “血线 ”
已经流出了好远。

“幸亏没有出事， 一旦出事， 几
十万元的设备毁了不说， 工作也会随
之受到重大影响”。 第二天， 当场领导
和工友们知道了她的雨夜壮举之后 ，
纷纷向她伸出了大拇指。

这一年， 陶建英所在龙门吊司机
女工班被评为中铁二十二局集团 “优
秀班组”， 并荣获2014年度全局唯一一
个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三八红旗集
体称号。

———记中铁二十二局集团松陶铁路工程项目部龙门吊司机 陶建英
我们这儿有位“神吊女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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